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臭名昭著的恩典
创世记 25:19–34
我们大多数人在观看租来的录像带时，大概都会做同一件事——快进跳过那些宣传其他电影的片花和预告片。我们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：我们急于观看自己挑选的正片；更有甚者，我们想要避开充斥在众多好莱坞预告片中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垃圾。

但在此处创世记中，当我们开始进入漫长的正片故事《以撒的生平与时代》（其焦点聚集在他儿子雅各身上）时，我们绝不可快进跳过开篇的这几节经文，因为这十六节经文（创 25:19–34）乃是接下来十章经文的导引预告片。这几节简短的经文，以令人难忘的方式高度概括了以撒之子雅各一生的未来与属灵意义。或许你还记得，创世记是由十个“世代”（toledot，即以“……的后代记在下面”为开端的十个段落）划分的，其中五个构成了太初历史的框架，另外五个构成了先祖历史的框架。在此处，雅各与以扫的预告片为这漫长的篇章投射出耀眼的光芒。这是一幕不可或缺且难以磨灭的神学大戏。

这篇紧凑的预告片借由一个直白接地气、在道德上毫无造就性的故事，教导了我们关于神与人的真理。此处所蕴含的道德教训并非来自观察雅各或以扫的道德美德，而是来自他们的过犯。雅各与以扫共同生动展现了人类的困境：无论是蒙拣选者还是非蒙拣选者，都无可救药地以自我为中心，靠着自己全然无法行出持久的良善。雅各是一个老谋深算、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，而以扫则是一个放浪不羁、单单为口腹之欲而活的俗人。

与此并行的是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绝不受制于我们的期望，更不受制于世俗文化的传统习俗。神拥有绝对的至高主权。祂的恩典绝不可能被驯服。事实上，对于未经真理开启的心灵而言，神恩典的施行很可能会被看作是令人愤慨跌倒的，甚至是臭名昭著的。但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，这却是一种神秘而蒙福的“恶名”。
故事以聚焦于以撒和利百加展开：“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。利百加是巴旦·亚兰地的亚兰人彼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”（创 25:19–20）。以撒是在亚伯拉罕百岁、撒拉历经九十年不育之后降生的神迹之子。出于对神的顺服并照着他们心中的喜乐，他们给他起名叫“以撒”（意为“欢笑”）——“撒拉说：‘神使我欢笑’”（创 21:6）。在这之前，以撒最大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在摩利亚山上顺服父亲将自己献上时，甘愿顺服至死的顺从。圣经对他简短的瞥见表明他具有谦退内敛的性情。
相比之下，利百加身上毫无谦退内敛之气。她是那个自告奋勇为迎亲驼队中的十匹骆驼打水——并且为此在汗流浃背中劳作了足足两个小时的女子！当利百加随驼队启程前去嫁给以撒时，她的家人曾唱出这首祝福诗：
我们的妹子啊，愿你作
千万人的母！
愿你的后裔得着
仇敌的城门！（创 24:60）
因此，当利百加遇见她挚爱的以撒，并听他重申神关于后裔的神圣应许——他的后裔必多如众星——时，她满心期待自己很快就会怀孕。然而事情并未如此成就。如今二十年过去了，以撒已年近六旬，而利百加仍然不能生育（参创 25:21）！以撒的兄弟以实玛利已经生了十二个儿子，而以撒却一无所出。
鉴于以撒的身份，鉴于神对利百加的主权拣选，鉴于他的尊贵血统与她那卓越能干的刚毅才德，这一切本该是——嗯，轻而易举的！“然而在最为完美的安排之中，却偏偏有着不孕”（布鲁格曼，Brueggemann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正在教导祂的子民：那借着亚伯拉罕蒙选后裔而成就的应许之福，绝不可能凭藉单纯的人类血气努力来实现。撒拉的经历是如此，她的儿媳拉结与利亚的经历也是如此。此后，参孙的母亲以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是如此。并且最终，这一应许在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，以及（独一无二、超乎其类的）我们主的母亲马利亚身上达到了至高的顶点。
非凡的降生（创 25:21–26）
大有功效的祷告。令以撒得享永恒称许的是，他并没有效法父亲对待夏甲那样去诉诸纳妾的手段。相反，他投入了恒切热诚的祷告。“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她祈求耶和华”（创 25:21上）。此处用于“祈求”的词，在出埃及记中被用来描述摩西恳切求耶和华除去灾殃的强力代求（参出七至十章）。以如此恒切迫切的恳求去祷告，表明以撒全心相信那借着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终必实现。他这样祷告了多久——五年、十五年、还是二十年？必定是整整二十年，因为在古代文化中，夫妇俩所承受的痛苦煎熬是切肤且立竿见影的，特别是当她满怀繁衍众多儿女的期盼之时。
因此以撒不断地祈求、再祈求，而他不懈的代求最终在狂喜之中达到了高潮——“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”（创 25:21下）。他卓越能干的妻子终于有喜了。年迈的以撒（他本身就是“欢笑”）必定将妻子拥入怀中，激动得爆发出一阵阵畅快的大笑。在历经二十年不孕之后，有一件事变得无比清晰：利百加的不育乃是借由神直接的超自然介入而告终的。利百加的子宫怀上了神所赐予的后裔。在此处，我们看到神的至高主权开始在故事之上昭然显现。
艰难动荡的孕期。怀胎之苦从不轻松。但随着胎动的出现，一场动荡不安的孕期随之而来，利百加的喜乐逐渐化为惊恐沮丧。“孩子们在她腹中彼此相争，她就说：‘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’”（创 25:22上）。希伯来原文生动地写道：“孩子们在她里面彼此撞击辗碎。”她感觉自己的腹中仿佛成了一片战场。根据内姆·萨尔纳（Nahum Sarna）的说法，她惊恐沮丧的心情大致是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何必渴望并祷告怀孕呢？”或是“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？”请记住，利百加绝非娇弱胆怯的女子。她的腹中却发生着一场混战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困惑不已。在痛苦与困惑中，她像丈夫一样转向神寻求答案——“她就去求问耶和华”（创 25:22下）。利百加和以撒当时住在庇耳·拉海·莱，那里正是神曾向夏甲晓谕其儿子的降生与定命的同一地点。利百加很可能去了同一个地方寻求神的话语。
令人费解的预言。她所听见的话语具有关乎宏大历史的深远意义。她腹中的交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她得知自己怀的是双胞胎，并且他们将成为彼此分裂、互相对立的两个民族的先祖。
两国在你腹内；
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彼此分立。（创 25:23上）
她还得知，长子传统的既得权利将被颠覆，他们的角色将被彻底颠倒过来：
……这族必强于那族；
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。（创 25:23下）
利百加明白了，她腹中的动荡并非出于她或以撒的缘故，而是神为了祂自己的旨意与荣耀正在成就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。那颠扑不破的事实乃是：“自然的秩序并不必然是恩典的秩序”（格里菲斯·托马斯，Griffith Thomas）。
这一原则在创世记中被反复强调。从最起初开始，哥哥该隐的祭物被废弃拒绝，而弟弟亚伯的祭物蒙了悦纳。更年幼的弟弟塞特的后裔成为了蒙拣选的世系（创 4:26–5:8）。年幼的以撒蒙拣选超过了以实玛利（创 17:18–19）。雅各诸子中最年幼的约瑟蒙拣选超过了他的众兄长（创 37:3）。而犹大也同样蒙拣选超越了他的兄长们（创 49:8）。至关重要的是，新约圣经极其详尽清晰地表明，自然的秩序绝不决定恩典的秩序。“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”（林前 1:27–29）。传统并不能决定恩典。习俗并不能支配恩典。天赋才华或天然资质亦复如是。恩典绝不向社会的特权或地位低头屈膝。
最重要的是，保罗在罗马书9:10–13中借由雅各与以扫的案例阐明了这一原则，以显明天然的肉身血统（犹太人的血统）并不能确保得救：
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（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作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）神就对利百加说：“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。”正如经上所记：“雅各是我所爱的；以扫是我所恶的。”
雅各成为继承人纯粹是出于拣选，绝非因着任何道德美德或良好行为，因为在作出这项选择之时，双胞胎甚至根本尚未降生。不仅如此，神的主权拣选更超越了个体，延伸至整个民族。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引用自玛拉基书1:2–3的上下文（“雅各是我所爱的；以扫是我所恶的”）指涉的是雅各的后裔（犹太人）与以扫的后裔（以东人），以东人曾长期臣服于犹太人。雅各在个体上的蒙选以及以色列人在整体上的蒙选，完全是唯独出于神圣的主权抉择。
神的“恶”必须在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。神并非仇恨以扫和以东人，而是与祂对雅各及以色列人的拣选相比较而言，他们被视作被厌弃的。这种对“恨/恶”的相对用法，基督自己也曾亲自采用。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”（路 14:26）。我们必须明白，“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耽延，其实他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”（彼后 3:9）。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白，约翰也告诉我们：“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”（约 3:36）。神的震怒乃是祂圣洁厌恶罪恶的必然彰显。
在这一切之中请注意：神并未就祂的主权抉择给出任何解释，更绝无丝毫道歉之意。神的爱超越了人类的世俗传统。祂至高的恩典绝不屈服于自然的秩序或人类的期待。无论我们是否能够理解，祂满有怜悯的主权拣选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。神的旨意既坚定确立，又深奥莫测。
极富戏剧色彩的降生。利百加的接生婆们见证了一场交织着神圣大戏的原始、接地气的奇观。
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。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六十岁。（创 25:24–26）
首先出来的是一个毛茸茸、散发着雄性气息、浑身赤红的男婴。当接生婆们对他的样貌惊叹不已时，她们更被他那孪生弟弟猛力抓住他脚跟、仿佛要将他拉回腹中的小手震惊得目瞪口呆。自豪的父母给这头生的起名叫以扫（意为“有毛/赤红”）。有趣的是，西方基督教吸收了近东对红发人的偏见，以至于中世纪艺术将犹大描绘为一个红发人——一个头戴卷曲红发恐怖假发的阴险人物！次子被起名叫雅各，这是一个听起来像“脚跟”且意为“保护”的希伯来词——例如指那些紧跟在军队后卫部队脚跟后提供护卫的人。随着雅各工于心计的品格逐渐显露，他的行为贬低了他的名字，使它带上了“抓脚跟者”或“巧取豪夺者”的负面含义。
显著的对照（创 25:27–28）
这两个男孩性格截然相反，走到了极端，而他们父母的行为更使这种分裂雪上加霜。“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；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棚里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；利百加却爱雅各”（创 25:27–28）。
热爱户外生活是以扫的天性。他喜爱打猎。这些营生使他体魄强健、身手矫健自信。后续的情节揭示出他依然是一个浑身是毛的奇特之人（参创 27:17及以下各节），并且他身上散发着田野的气味（参创 27:27）。他是山地野人的原型，是近东的杰里迈亚·约翰逊（Jeremiah Johnson）。你或许听不见他走近的声音，但你老远就能闻到他的气味！
我们经文中所译的“雅各为人安静”，翻译自一个带有“健全”或“稳固”含义的希伯来词，德里克·柯德纳（Derek Kidner）称之为“冷静沉稳的特质，这种特质使雅各在表现最佳时显得沉稳坚韧、完全可靠，而在表现最劣时则是一个极其冷静可怕的对手”。雅各沉着内敛、合乎规矩、极具自制力。令人痛惜的是，曾为了求子长久恒切祷告的以撒和利百加，却各自选边站队。毫无疑问，做父母的本都爱自己的两个儿子，但彼此心中却各有所偏爱。自然，他们的偏心使得这两个男孩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恶化。
可耻的交易（创 25:29–34）
坦率地说，长子名分的交易使雅各和以扫两人都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，尽管在某些方面以扫比雅各更讨人喜欢。以扫是一个体魄魁梧、肌肉发达的粗汉，对于出人头地毫无兴趣。他也直率诚恳、毫无机心。多年以后，当雅各结束了在拉班那里的凄惨经历归来、完全落入以扫的掌心之时，以扫对雅各却显出了令人惊异的仁慈与宽宏大度。“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颈项搂着他，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”（创 33:4）。“以扫说：‘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！’”（创 33:9）。很有可能，他确实比雅各更平易近人、惹人喜爱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却是一个不道德、不圣洁的凡俗之人，正如希伯来书所极其明确指出的那样：
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；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；恐怕有淫乱的，有亵慢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号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这是你们知道的。（来 12:15–17）
一代文豪托马斯·卡莱尔（Thomas Carlyle）曾如此评价以扫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他是那种我们习惯于宽容地称之为“除了自己谁也不害”的人。但事实上，他是神的仇敌，因为他挥霍浪费了神所赐给他的伟岸男儿身魄。他血气冲动、急躁冒进、缺乏前瞻、拒绝评估任何不能立刻迎合他肉体感官之物的价值，宁要属肉体的野兽本能而弃绝属灵的福分，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一个“亵慢世俗之人”。
以扫是个浅薄之人，完全被自己的感觉所驱使。“嘿，人生苦短，必须尽情纵欲享乐！
”他举止粗鄙，活像个乡野莽夫。
与此同时，冷静算计的雅各则招致了一连串的负面评价——无赖、投机分子、骗子、野心家、自私自利、汲汲营营、巧取豪夺、工于心计、冷酷无情、落井下石——在品格上毫无吸引力。确实，当你将他们二人并排放在一起审视时，令人惊叹的神迹乃在于：神竟然能够爱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！
当以扫从田野回来时，他的言语举止恰如其粗鄙莽夫的本色——字面直译为：“我累昏了，求你容我吞下这红的，就是这红的东西吧！”因此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——“以东”，意思也是“红”。雅各扑向他兄弟的方式表明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：“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”（创 25:31）。以扫当时绝无可能立刻饿死。他不过是饥肠辘辘且狂妄放肆：“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”（创 25:32）。雅各在希伯来文中的三个词的回应——在中文里即为：“你今日对我起誓吧”（创 25:33）——正是一个阴谋家短促断续、步步紧逼的反应。“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”（创 25:34）。
这一事件的结语赐给了我们神圣权威的属灵评注，因为经文并没有说“于是雅各利用占了他兄弟的便宜，而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”，而是单单指出“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”。以扫自己的罪定准了他自身的结局。他对神的话语及其应许漠不关心、毫无敬重。因此，当他站在神面前受审时，他必须独自承担罪责。
在以扫覆亡的核心深处，是他不信神话语的悲惨事实。神的应许对他而言是虚无缥缈、毫不真实的。相比之下，雅各深信应许，并倾注全身心去宝贵它。具讽刺意味的是，雅各生命中的绊跌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他虽然相信应许，却不相信若不靠自己对以扫施加罪恶的诡计操纵，神的应许也能成就在他身上。尽管如此，撇开他的过犯与不敬虔的操弄手段不谈，雅各始终算作一个有信心的人。
你是否因这个故事而感到被冒犯，是否因神至高主权的抉择而心怀不平、深感跌倒？如果你心怀不平，这首先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自己。你并不知道自己在人格的每一个层面（心思、言语、行为）上是何等极其深重地全然败坏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中极其明确指出的那样：


· 心思：“就如经上所记：‘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明白的；没有寻求神的；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’”（罗 3:10–12）。

· 言语：“‘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；他们用舌头弄诡诈’，‘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’，‘满口是咒骂苦毒’”（罗 3:13–14）。

· 行为：“‘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。平安的路，他们未曾知道’”（罗 3:15–17）。
若是听任我们凭靠自己，我们便是这等光景。在实质上，我们在属灵上是彻底死绝的。“你们……死在过犯圣罪之中”（弗 2:1–3）。若没有外在的施恩拯救，你靠自己既不愿、也绝不能转向神。确实，若离开基督，你的本相乃是神的仇敌（参罗 5:10）——全然败坏，灵里死绝。神的仇敌若无外力的救助，是绝不可能寻见恩典的。
其次，如果你对此深感跌倒，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神。祂是至高唯一的君王，我们不是！神随己意行事。“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；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。无人能拦住他手，或问他说，你做什么呢？”（但 4:35）。祂不受我们的指挥指引所约束。祂不受我们的世俗传统习俗所约束。祂不受那些道貌岸然、自以为义的道德说教所约束。祂不受我们有限微末的知识所约束。祂绝非被驯服的偶像，也绝不屈从于我们对祂该如何行事的虚妄观念的囚禁。在祂所行的一切事上，祂尽都慈爱、公义、正直且良善。而正因为我们是如此全然败坏、全然无能自救，我们唯一的指望唯独在于祂神圣爱子的赎罪之死。耶稣起初在肉身的软弱中并不愿喝那苦杯，但祂依然顺服饮尽了——因为唯有借由这条途径，我们才能从罪恶中蒙救赎（参路 22:39–46）。神在基督里，本着大爱受苦并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。因此，祂有绝对的主权自由随祂的美意分施恩典。
第三，如果你对此深感跌倒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何为恩典。凡是赚取换来的恩典，就根本不再是恩典。恩典乃是单单白白赐给不配之人的。恩典的临到乃是出于神的至高美意，而非出于我们的指令指挥。只要你肯归向基督，恩典就在那里等候着你。而你若当真归向祂，你必会发现：从始至终，这全然都是出于神荣耀的恩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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